
鱼纠煞黧黜
从《芦荡火种》

到《沙
口陆

当年，现代京剧《沙家

浜》的改编、再创作成功，

凝聚着主要执笔者汪曾祺等

一大批创作人员的大量心

血。但江青为了捞取政治资

本，处心积虑地把一切功劳

都划到她自己身上，将《沙

家浜》定为样板戏后，隐去

了真正的创作者，以至于时

间一长，人们不知不觉地忘

记了谁是真正的创作者。直

至粉碎“四人帮”后，才还

历史以本来面目。

1 960年1 O月，汪曾祺

在河北张家口劳动了整整两

年之后，摘掉了“右派”帽子。
按理说，他可以返回北京，

但原单位中国民间文艺研究

会没有回收之意。在苦苦等

待一年无果的情况下，心系

文学的汪曾祺给他在西南联

大时的老同学、北京京剧团

。长者家园

艺术室主任杨毓珉写了一封

求助信。杨毓珉立刻请示团

里可否接受汪曾祺，剧团党

委书记薛恩厚、团长肖甲等

人都同意，但此事还须经过

北京市人事局，而局长孙房

山是个戏迷，并且知道汪曾

祺的名字，同意办理有关手

续。就这样，1 962年初，汪

曾祺来到北京京剧团担任了

专职编剧。

江青指令改编，上目丁日7以纲

沪剧《芦荡火种》

1 963年下半年，展开了

一场关于京剧要不要演现代

戏、能不能演现代戏、怎样

演现代戏的大讨论。经过激

烈的争辩、分析，意见逐渐

趋向一致：京剧在继承与发

展传统戏的同时，应当积极

创作、演出反映当代生活的

现代戏，与此同时，还要对

京剧的表演程式和唱腔大胆

进行改革。

1 963年1 2月，中国戏

剧家协会在北京召开了第四

届常务理事会议。会后，中

宣部、文化部联合发出通知，

决定于1 964年6月在北京

举行全国京剧现代戏观摩会

演。这一决定，鼓舞了全国

数以百计的京剧团迅速行动

起来，满怀热情地投入到编

演现代戏的活动之中。

就在这时，北京京剧团

接到了一个现代戏剧本——

上海市人民沪剧团创作的沪

剧《芦荡火种》。有关领导

不无神秘地郑重关照：“这

是江青同志交来的，要抓

紧改编成京剧，尽快搬上舞

台。”当时，不少人对“江青”

这个名字还不甚了了，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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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底细后又顿感肃然。这时

的江青并没有什么职务，只

是一个电影指导委员会的挂

名委员。事情的由来是这样

的：1 965年下半年，一心想

要利用文艺捞取政治资本的

江青，在上海期间看了许多

戏剧、电影，其中爱华沪剧

团的《红灯记》、人民沪剧

团的《芦荡火种》引起她的

极大兴趣。她决定把这两个

本子拿过来，让水平高、影

响大的首都剧团改编成京

剧——把《红灯记》交给

了中国京剧院，《芦荡火种》

交给了北京京剧团。

首场彩排，遭到江青冷脸

北京京剧团接到沪剧

《芦荡火种》的本子后，全

团上下都很高兴。首先成立

了创作组，由汪曾祺、杨毓

珉、肖甲、薛恩厚四人组成，

其中，肖甲是团长，薛恩厚

是党委书记，杨毓珉是艺术

室主任，剧本改编创作的主

要执笔任务自然就落在了汪

曾祺的身上。他们住进颐和

园的龙王庙，受当时大演现

代戏热潮的鼓舞，加之沪剧

《芦荡火种》原来的基础较

好，连来带去不到一个星期，

改编本就拿出来了，并迅速

搬上了舞台。初稿定名为《地

下联络员》，因为这个剧名

有点传奇性，可以“叫座”。

最初，全剧围绕着阿庆

嫂英勇机智、保护新四军伤

病员的中心情节展开。剧中

的阿庆嫂由赵燕侠饰演，郭

建光由谭元寿饰演，胡传魁

由周和桐饰演，刁德一则由

一位丑角演员饰演。首场彩

排时，北京市委书记彭真、

总参谋长罗瑞卿以及江青等

人都来看了。由于时间仓促

和对原剧理解不深，加之从

沪剧到京剧的改编下的功夫

不够，演出效果不很理想，

反应一般，江青尤感失望。

上台接见演员时，江青冷着

脸一句话也没说。而彭真、

罗瑞卿对这个戏颇有好感，

一边与演员热情握手，一边

鼓励他们继续把戏改好。

尽管江青的态度让演员

们有点失望，但多数领导认

为，这出戏的基础不错，只

要再下一番扎实的功夫，就

一定能改好。彭真还多次鼓

励：“我看这个戏能改好，

你们不要泄气。”这样，大

家的劲头又鼓起来了。1 964

年的初春，改编者们移师文

化局招待所，每人分头改几

场，然后由汪曾祺统稿，几

场重头戏和一些重要唱段都

出自他手，汪曾祺作为主要

执笔者的身份从此确立。这

一次，前后用了十多天，定

稿后，恢复了沪剧的原名《芦

荡火种》。

深加工后出新出彩，

连演百余场

从沪剧到京剧的整个再

改编过程中，编创人员认真

思考，反复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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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在人物塑造上下功

夫。汪曾祺认为，京剧传统

戏曲中的人物大都存在性格

简单化的缺点。为此，他反

复研究沪剧《芦荡火种》的

剧本，在改编时既吸收了原

来剧本的长处，又做了大量

的改进与提高，使剧中人物

性格进一步丰富起来。如阿

庆嫂，既要写出她作为茶馆

老板娘的精明、干练、泼辣，

又要写出她作为党的地下工

作者的机警、敏锐、智慧；

如郭建光，要写出他在对敌

斗争中是横眉冷对的无产阶

级战士，在以沙奶奶为代表

的人民群众面前则是甘为孺

子牛的子弟兵；而对胡传魁、

刁德一这两个反面人物，也

绝不作简单的漫画式处理，

特别是刁德一，甚至写出了

他过人的分析研究特长，表

现其狐狸般的狡诈与阴险，

进一步反衬出与之针锋相对

英勇斗争的阿庆嫂、郭建光

的大智大勇和一往无前的革

命精神。

在注重人物塑造的同

时，汪曾祺注意吸收传统京

剧折子戏的长处，尽可能地

把每场戏写得集中、紧凑，

防止松散、拖沓。几十年过

去，这出戏中的《智斗》、

《授计》、《斥敌》等场早已

成为脍炙人口、久演不衰的

折子戏，既独立成篇，又是

全剧不可分割的核心组成部

分，闪烁着熠熠发光的迷人

风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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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说，汪曾祺在改编

中下功夫最大的是剧本的语

言文学性。多年来，在京剧

界流传着一个偏颇的看法，

认为剧本只是给演员提供一

个表现意象的框架。事实上

也正是这样，京剧自从问世

以来就存在文学性差、语言

粗糙的毛病。在这种情况下，

汪曾祺深厚的文学功底起了

作用。比如《智斗》一场戏，

当刁德一抓住阿庆嫂的“司

令常来又常往，我有心背靠

大树好乘凉”，阴险地提出了

挑战：“新四军久在沙家浜，

这棵大树有荫凉，你与他们

常来往，想必是安排照应更

周详。”这时，阿庆嫂已洞察

刁德一毒如蛇蝎的用心，表

面上却不露声色，从容道来：
“垒起七星灶，铜壶煮三江；

摆开八仙桌，招待十六方；

来的都是客，全凭嘴一张；

相逢开口笑，过后不思量；

人一走，茶就凉，有什么周

详不周详!”

这段唱词既准确、传神

地表现了茶馆老板娘的职业

特点，又软中带硬、脆生生

地把刁德一顶了回去，连刁

德一也不得不叹服阿庆嫂“说

起话来滴水不漏”。戏演到这

里，每次都是全场掌声不息。

观众是在赞扬剧中人阿庆嫂

的机警智慧，也是赞扬剧作

家的巧思妙句。

汪曾祺最为自得的，也

正是早已成为经典的《智斗》

和《授计》两场戏。

归家圄

《授计》中阿庆嫂有一
句：“风声紧雨意浓天低云

暗”，京剧中一般很少有这种

抒情式的唱词。后面连唱三

个“怎么办”，将阿庆嫂对新

四军伤病员的关切之情层层

递进。《智斗》中的那段“垒

起七星灶，铜壶煮三江”，也

是传统京剧中少见的，西皮

流水一般是七字一句，汪曾
祺却用五言，他觉得这样才

能烘托出气氛。当时负责唱

腔设计的是马连良的琴师李

慕良，他觉得五个字不好安

腔，汪曾祺坚持请他再试。

最后终于设计出来了，不仅

很有特色、一唱成功，而且

脍炙人口、广为流传。这段

唱词最后的落脚“人一走，

茶就凉”，完全是汪曾祺琢磨

出来的，而不是抄来、借来的。

如今这句话早已成了国人常

用语。一次，汪曾祺就听到

周总理在布置工作时最后加

了一句，“可不要‘人一走，

茶就凉‘呀!”

在对剧本认真加工的同

时，对演员阵容也做了加强

和调整，其中最有力的一着，

就是把正在长影厂拍电影的

著名老生演员马长礼调回来

出演刁德一。

1 964年5月底，北京市

委书记彭真等领导同志重新

审看了再改编后的《芦荡火

种》，觉得耳目一新，大加赞

赏，当即批准对外公演。大

幅海报贴出后，北京戏剧舞

台上竟掀起了《芦荡火种》

热，盛况空前，一发不可收，

连演了一百多场仍欲罢不能。

彭真高兴地让《北京日报》

专门为该剧上演发表社论，

以表示祝贺。同时，报纸还

刊登了许多评论文章和观众

来信，人们一致称赞京剧《芦

荡火种》既成功地表现了现

代革命斗争生活，又不失传

统京剧的浓郁韵味，是京剧

艺术表现现代生活的一次成

功尝试。在《芦荡火种》公

演的那段时间里，北京市的

大街小巷处处可以听到学唱

声：“垒起七星灶，铜壶煮三

江⋯⋯”

毛主席指示

改名为《沙家浜》

1 964年4月27日晚，

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

小平、董必武、陈毅、聂荣

臻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一道

观看了京剧《芦荡火种》。剧

终，领导人一起鼓掌，高兴

地走上舞台接见演员，纷纷

赞扬这是一出好戏。

接下来，京剧《芦荡火

种》参加了1 964年夏天举

办的全国京剧现代戏观摩演

出，北京京剧团参加演出的

剧目还有《杜鹃山》。同时参

加观摩演出的，还有《红灯

记》、《智取威虎山》、《六号

门》、《节振国》、《奇袭白虎

团》、《黛诺》等一大批现代

京剧。在观摩演出期间，毛

主席也看了几场戏，其中就

包括《芦荡火种》。他对该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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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予了充分肯定，同时也提

出了几点意见。汪曾祺一直

认为，毛主席的这些指示既

是正确的，也是高明的艺术

见解，对改好《沙家浜》起

了重要的指导作用。

毛主席对《沙家浜》的

指示，概括起来大致有以下

几点：

一是京剧要有大段唱

腔，老是散板、摇板，会把

人的胃口唱倒的；要鲜明地

突出新四军战士的音乐形

象，要加强军民关系的戏。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京

剧现代戏，确实

很少有“上板”

的唱段，只有一

点儿散板摇板，

或来一段流水、

二六，《芦荡火

种》中阿庆嫂的

大段二黄慢板

“风声紧雨意浓

天低云暗”，就

是听取了毛主席

的建议，才这样

安排的。

应改成新四军从正面打进

去。他说：“要突出武装斗

争的作用，强调用革命的武

装消灭反革命的武装，戏的

结尾要打进去。”舞台实践

充分证明，毛主席的意见无

疑是正确的，但也只是从艺

术性、完整性方面考虑的，

并没有牵涉到政治。后来却

被江青发挥成“要突出武装

斗争”，把剧中人物郭建光

提到一号，把阿庆嫂压成二

号，并提高到“究竟是武装

斗争领导地下斗争，还是地

下斗争领导武装斗争”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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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看了京剧《芦荡火种》后，

不乏幽默地说：“芦荡里都

是水，革命火种怎么能燎原

呢?再说，那时的革命形势

已经不是火种，而是火焰了

嘛!”毛主席明确指示要改

剧名，他说：“这个故事发生

在沙家浜，中国有许多戏采

用地名为戏名，这出戏就叫

《沙家浜》吧!”

江青宣布这出戏归她管

江青得知京剧《芦荡火

种》公演并受到广大观众欢

迎的消息，是在从上海飞往

二是关于《沙家浜》全

剧结尾的处理。

沪剧《芦荡火种》原来

的结尾是，新四军战士利用

胡传魁娶亲之机，分别化装

成吹鼓手、轿夫，出其不意

地袭击成功。最初改编为京

剧时，结尾也是这样处理的。

毛主席认为，这样一来，结

尾变成了一场闹剧，全剧就

成为风格不同的两截子了。

的原则高度，纯粹是无限上

纲，胡搅蛮缠。江青还说彭

真要通过这出戏来反对武装

斗争，更是莫须有的诬陷。

三是把剧名改为《沙家

浜》。

在这以前，谭震林也曾

对《芦荡火种》这个剧名提

过意见。他认为，《芦荡火种》

所描写的这段历史时期，革

命已成为燎原之势，不应再

称之为“火种”了。毛主席

北京的专机上看《北

京日报》时偶然发

现的。她断定这出

戏肯定是进行了加

工提高。回到北京

的当晚，她就迫不

及待地赶去看《芦

荡火种》，戏一结

束就直奔后台，大

发雷霆：“你们好大

的胆子，没经过我

就公演了!”接着，

她又霸道地宣布：“这

出戏是我管的⋯⋯彭真给你

们发了一篇社论，我以后让

《人民日报》连发两篇社论!”

这样一来，《芦荡火种》和后

来的《沙家浜》就被看成是

江青亲自抓的样板戏，北京

京剧团也被看成是江青的文

艺阵地。从此，包括汪曾祺

在内的所有演职人员，在很

长一段时间内就再也不得安

宁了。<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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